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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善助：各位领导、专家，同学们，今天上午在
这里举行第三期“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
今天的形式将会比前两期有更大的改进。

今天很荣幸请到了《书法导报》副总编、中国
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姜寿田先生，上海文联专职
副主席沈文忠先生，上海市书协主席丁申阳先生，
上海市书协副主席张索先生以及《书法杂志》副主
编孙稼阜先生。

今天的学术沙龙有四个议程，第一是请上海师
范大学副教授丘新巧先生作主旨演讲，题目是日常
书写与书法的起源。第二，请姜寿田先生点评。第
三，请张索教授讲讲为什么规定华东师范大学书法
研究生用毛笔写日记，请高榕作为研究生代表讲讲
坚持写书法日记的感受。然后，请李坤先生谈谈坚
持用毛笔写游记的感受。第四，学术讨论。

上海市书协为什么要举办中青年书法学术沙
龙？我们以为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是上海城市
书法工作的优势所在。上海人口2400万，但是地
域范围相比较其他省是比较小的。崇明岛区距离
市区也就是100多公里的路程，其余区都是在100
公里以内。大家集聚到文联和上海的任何地方，
大概也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解决问题了。这
在省级书协层面来讲是不可能的，在甘肃、新疆需
要坐飞机才能相聚。何况我们现在看来，从事书
法学术工作的中青年人大部分分布在中心城区。

同时，因为上海有比较深厚的书法学术研究
的传统。上海开创办全国书法研究学术期刊的先
河，还有《书法》杂志和《书与画》杂志，从事书法研
究，上海得天独厚。

另外，上海的书法研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全
国书学讨论会，第一届、第二届时，上海的成绩位
居全国前列。但是到第八届、第九届时，上海的成
绩就十分不理想。第十届才有转机，两篇获奖，一
篇入选。第十一届，因为是上海市书协承办的，大
家的积极性很高，投了一百多篇论文，入选了八
篇，全国排名第二。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
拥有一批有思想、有热情的中青年学人。上海要
重振海派书法，需要“三步走”。第一步是书协工
作模式的升级换代，这个目标基本上初步实现，中
国书协对上海市书协的工作模式也曾给予充分肯
定。第二步是学术的繁荣。第三步是创作的复
兴。学术繁荣的步伐比创作复兴的步伐迈得更
快，书法创作成绩有往上走的趋向，但是创作复兴
的成绩不如学术的成绩来得明显。

上海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的理想是一个季度
举办一次，一年举办四次。早规划，早定选题，早
定专家，提前通知。

我们初步设想，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
的目标是八个“一”：聚集一批学人，围绕一个主
题，由一名学者作主旨演讲，建立一个平等包容的
交流机制，一个季度举办一次，推出一批学术研究
成果，诞生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学人，打造一个有
影响力的学术活动品牌——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
术沙龙。（《上海书协通讯》第227期刊登了丘新巧
先生主旨演讲及姜寿田先生点评，本期将摘选部
分现场发言，以飨读者。）

张索：今天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想谈
谈教育和日常书写的问题。由于语境的变化，现
代的书写语境是白话文，有句读，简化字，横式书
写，用钢笔等。现在又是电脑时代，学生拿笔写字
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于书法专业的同学，提到写
字，要么是临帖，要么是创作，日常书写的状态几
乎也很少，这与古人写字的状态相距甚远。对于
日常书写，我自己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与大家交
流。我认为中国书法的发展中可以分成两种状
态，一种是敬体书，一种是便体书。所谓敬体书，
就是带着崇敬的心态，如写碑文，试卷，奏章等等，
它是社会公共交往中一种较普遍的文书形态，从
礼仪的角度看可谓是敬体书。敬体书的特征比较
端庄。而便体书则是比较随意书写，状态轻松，通
常如文稿，诗稿，日记或致友人信札等。这类书体
往往以行草为多，体现了文人随心所欲的书写状
态，这称之为便体。我认为这对梳理中国汉字书
写状态的脉络很有帮助。

作为书法专业的同学，首先技法要非常过硬，
很多同学作品创作写得很好，能获大奖，但是他们
的日常书写不佳。拿日常的钢笔字来说，有的甚
至不能见人，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他们对基本的
日常书写掌控有问题。王羲之是写不坏字的，怎
么写都好看。因此在书法专业的同学中，如何将
临摹与创作表现在日常书写当中，我们做了尝试，
就是要求每位同学用毛笔记日记，从书法专业的
角度考量，每天让学生拿毛笔用自己比较擅长的
行楷或行草写日记，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他能把练
习过的书体技法通过日记日课的方式予以呈现，
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把临摹，创作日常化。另
外，记日记有多方面的功能，例如记事、备忘、反
省、练笔、练文等诸多好处。日记文体我们倡导文
言文，这样让书法专业的同学回到一个书法学习
所需的旧语境中。在书法教育中，这一点我认为
非常重要，也取得一定效果。也给当下学生时代
的人文活动增添了丰富的内涵。我们有的同学是
用本子，有的是用一张张宣纸，我觉得这都可以，
也体现了日常书写便体书的特征。只要能坚持下
来，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就很有意义。

我们当下的语境与古人相距较远，这也是无可
奈何的事。从文化层面来说，我们华师大书法专业
对学生培养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不一定要培养大
书法家，但要培养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继承总要对
古人有所了解，如何了解？尽量对古人的东西要读
懂，所以古汉语是我们学科课程设置里最重要的一
部分。为了更好的解读古人及其作品，我们请俞丰
老师讲碑帖导读课。使学生在古汉语和历代碑帖
解读两方面受益，教学效果也明显。我们所采取的

各种办法无疑是对现在大学生书法专业缺憾的弥
补，我把它称之为“补钙”。总之，作为书法专业的
学生要回到传统文人所应有的语境中去，虽可能性
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这样做的。

高榕：非常荣幸参与此次由上海书协举办的
第三期青年沙龙，听了前面几位老师所讲我受益
良多，我主要从一个书写实践者的角度来谈一下
我对日常书写的理解。

在到华东师范大学读书之前绝大多数同学是
没有日常书写习惯的，入校以后张索老师让我们
写日记，开始是用硬笔，后来慢慢地全部改为毛笔
书写，我觉得这是日常书写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毛
笔日记的书写过程中我想到了几个问题。

首先，日记在人们心中是极为私密的，是自我
内心的真实表述和记载，是不便示人的。但是我
们回顾历史，大量前人的日记包括私人信件在今
天已经公开出版发行，我们通过这些私密日记所
看到的是一个真实鲜活、立体丰满的人，它极大地
拉近了大师与民众的距离，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
了解走进前人提供了最为直接和真实地材料。我
想我们应该做一个真实地人，坦然面对自己的高
贵和卑劣。另外，在我个人日记书写的过程中，我
的内心是很愉悦的，我能够随心所欲的记录、宣泄
我内心真正的想法，能从中感受到轻松和畅快。
所以，对待日记，我们在真实和尊重的基础上，我
们应该坦然处之。

其次，日记的日常书写跟我自己的创作是有
很大差别的，日记中我会写到很多个人的所思所
想、亦或是一些主观判断的月旦评，好的或坏的。
除此之外，还采用古文或半古文的形式去写，当我
读到好的词汇和语句时，我会把这个词应用一下，
或者是摘抄一下，这个无形中对古文的写作水平
也有提高。种种因素再加之书写心理的极大放松
和随意性，亦会涂改或者是随手画一些所见到的
人和物。直接致使日记日常书写不同于作品创作
的“完整性和思想性”。不得不说，谈及创作大多
数人是经过反复构思和预设，甚至加以多次修改
调整和书写之后才完成的。要关照到内容、形式、
笔墨、视觉等等因素。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写
作品类似于抄书，只写一遍，哪怕有错字漏字也只
写一遍，也从来不打草稿，好或坏全交给评委和他
人判定。因此我想到，既然有日常书写，是不是也
可以提出日常创作的概念。每天写一幅或几幅作
品，不为展赛应酬，写了就扔在那里，我想这也许
是对当先程式化创作风气的一个引导和扭转。

最后，是日记书写的时空性问题。顾名思义，
记述每日或当日所见所思所感，其自身属性中就
带有极为严格的时空性。即当日所感所思应当日
便记下，改日再记或累日补记都会折损日记的丰
富性和即时性。当遇到一些人或事时，当下我们
会有一个感受，或者是简短的想法，但是如果隔段
时间再记，也许这个感觉和想法已经没了。同时，
记日记会促进我们思考，也是对自我的反省，白天
我做了好和不好的事情，我都可以在日记中有所
体现。这个可以认清自己，从而完善自己。除了
日记的日常书写之外，我个人平时会写很多便条
和书信，我能体会到那种收到朋友来信的欣喜
感。甚至，我的同学收到信以后他们有的不去拆
开，只是让我把内容告诉他，然后把信件小心收藏
起来。他们觉得手写的信比买一个礼物什么的更
有温情、更令人感动。

总而言之，既然我们选择了书法，选择了传统
文化，我们就应该竭力弘扬并运用它，像毛笔日常
书写这种事，我们学书法的不去做，反而让其他不
搞书法的人去做，试想百年后所留下的日常书写
文献将是多么的不堪，我觉得这对我们大家来说
是一种耻辱。

个人愚陋之见，各位老师多批评。谢谢。

李坤：我是上戏书法本科班和研究生班毕业，
也是这个专业开办以来目前惟一一个读完三年的
本科又读研究生的人。我讲讲我的日常书写。

我在上戏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坚持用毛笔
做日常书写，只要能动笔的地方我都是用毛笔写
的，比如说读书的时候看到某一段话或者是某一
句话有些感悟，就用毛笔写下来，或者是临帖的过
程中，对这个帖的某个字有想法我也随时记录一
下，还有一个是读书笔记，我读了一本书以后，我
要把这本书的章节、脉络、感悟写下来，我一般读
一本书是可以写一本读书笔记的，还有在写文章
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写一些小文章，但草稿我是从
来不用电脑，坚持用毛笔手写，写完以后需要打印
再用电脑。最关键的是几个老师都谈到了写日
记，我是从上戏研究生班毕业以后写日记，到今天
为止一天都没有落下过，并且全部都是以毛笔书
写的，大概写了几十本，不管每天有多么累或者是
怎样的，都要写。当然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
有时候晚上喝酒多了实在写不了，第二天补上。
我用毛笔写日记开始到现在一天都没有落过，在
大家不怎么写字且是电脑化的时代，如果在我很
老的时候，我有几百本用毛笔写的日记，我觉得是
很酷的事。书法对我而言，首先它是艺术，我非常
敬畏书法，我认为想写好书法，首先要做到的是要
有敬畏之心，如果没有敬畏之心那是学不好的。
对我而言，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其实我从来
不洗毛笔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写。我给大家介绍
一下我的职业，我是开餐饮店的，在浦东、浦西都
有店，我在装修的时候，都会隔出一个工作室。其
实店里具体的事情我不管了，店长在管，但是习惯
性到每个店去看看。然后如果到店里没有什么事
情我就到工作室写字，家里当然也能写，我基本上
做到随时随地都可以拿毛笔书写。所以毛笔书写
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日常。

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平时写字都是磨墨

书写，古人写字都是磨墨的，我家里也收藏了几百
锭的老墨，所以其实我追求的是古人的生活方式，
每天写，只要动笔都要以毛笔去写。

我对我自己的写字没有什么太高的奢望，或
者是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就是热爱书法，然后我
每天拿毛笔写写字我都觉得特别开心和快乐，我
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开心，我觉得对我而言也
就够了。

俞丰：“日常书写”这个话题提出很久了，我实
在没有认真地研究关注过。今天学习了两位老师
的发言，就像小学新生进了博士的课堂，诚惶诚
恐，收获巨大。我密密麻麻、高度紧张地记了二十
页纸，疑问也不少。

首先，对“日常书写”概念的探讨，丘兄的定义
大概是：日常书写是以书写自身为目标的书写，强
调实用性；非日常书写是为事物需要而作的书写，
有艺术上的好坏之分。坦率说，我觉得刚才姜寿
田老师的定义可能更准确：日常书写是一种集体
无意识的书写状态下的书家的瞬间创作。“集体无
意识”就是这种书写本身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实用
的、集体无意识的；但对有修为的书法家而言，把
功力和灵感在瞬间融入这种本可以无意识的实用
书写之中，成了一种瞬间性的艺术创作。我觉得
这样讲更准确，否则很机械地去分，这个问题是非
常麻烦的，比如王献之写信给谢安，很用心地写，
写完希望谢安留下来，显然这应该是艺术创作。
刚才高榕同学的提法也很好：对今天而言，日常书
写实质就是创作的日常化。

其次，丘兄发言的主旨，非常强调古代日常书
写的艺术高度，甚至提到了“伟大”这样的大词，我
觉得这样定位值得商榷，因为他所说的意义是“重
返自然，弥合裂缝”，是否我们现在要彻底回到王
羲之的时代，纯以帖学审美作为标准吗？我觉得
今日书风如此，恐怕还是有一点审美疲劳的问
题。从书法的审美开始日益地清晰以后，从王羲
之到王献之，就已经有审美标准的改变，书学史告
诉我们，历史上一段时期，王献之比王羲之更有
名。那我们要恢复到哪一层？到了晚清碑学的隆
兴，更是极力反对帖学，我们今天再一次提倡帖学
传统，一定程度上可能只是碑学的审美疲劳，不宜
过度拔高。

我有一点感想：今天这个话题的提出以及我
们的思考，它反映了我们书学界整体的焦虑和不
自信——我们总是认为我们不如古人。我想引用
姜寿田老师的一句话：“对经典的传承和超越是书
史的常态。”我觉得我们要走出这样的不自信，时
代是发展的，就当今的书写技法发展而言，我看王
客就离赵孟頫不太远了。这虽然是玩笑话，站在
将来看，也许是某种事实。

孙稼阜：我觉得于三点值得思考：第一点是对
书法本体、书法自身的一个认识，就是书法到底是
什么？我认为书法是中国哲学的物质载体，如果
这个前提对的话，今天的一切书写都是对古代“实
践性”书写的解读和继承。

第二点是三类人的书写。我们打个比方：第
一类是张三、李四，第二类王铎，第三类傅山。张
三、李四的书写大多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王铎的

“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这类现在的书法学习者
多在实践，第三种是傅山那样偏于“为自己”而书
写的。我觉得经过王铎那类“化古”式书写，这下
来一定是从王铎类书写向傅山类书写过渡。

第三点是为什么书写？首先，是须明白临古
人帖是学成“古人字”的样子，还是通过对古人字
的消化理解，学成“古人”的样子，得其人之真精
神。我偏向于后一种取向，因为时代虽变，但古今
人之真精神是超时空存在的，后人继承前人之好，
不仅是个喜好问题，还有做为人的责任。具体到
今日书法的学习，则潜含作为“中国人”的责任
在。私以为日常书写有至少包含四层面，第一层
是写好字，第二层是写出个人哀乐，第三层是写出
人间真情，第四层是写出天地之间一段气。

这三点如果能厘清，书法的本质就能够稍微
说得清楚一点。而基于书法真正本质之上的“日
常书写”才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

崔树强：刚才听大家说了很多，提出了很多问
题，有一种学术热情被点燃的感觉。丘老师的演讲
特别有学术含量，他讲的是一个特别有哲学感觉的
话题。日常书写落脚在一个字，就是写。因为写是
有时间性的，它是一个时间性展开的过程，它具有
即时性，有个人情绪和情感的带入，也有整个民族
文化审美潜意识的带入。这样就能解释很多稿书
和即兴涂抹的文化价值。这是特别有意义的。

我想，这个写具有即兴性，也是具有这样的感
受。比如说就像录像一样，第一次是有感觉的，尽
管录了可能有点瑕疵，但是录了三遍、五遍、十遍以
后就没感觉了，这跟写字是一样的。你第一次是保
持着一种情感、生命的带入，使它的信息含量非常
多。刚才高榕和李总也说到，他们写的过程中是有
愉悦的，愉悦就是带入，如果没有愉悦带入是不可
能产生的。我们为什么反对“作”的感觉，因为它是
形式化的，从根源上切断了这样一个过程。

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史的重写，我
们假定书法的核心定义是在写，刚才丘老师说书写
比书法更古老。可能书写涉及到书法史的开端。
书法史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是甲骨文，有人说
西周，有人说汉代，有人说是魏晋开始。如果说到
写的话，书法比画还要早，就是我们祖先有情感的
带入开始写的时候，那就是书法的开始和萌芽。

另外，有一个想和丘老师商榷的问题是，他提
到晋唐是善，宋以后是人。我的理解是正好相反。
在我们阅读古代书论的过程中，唐代对一个书法家
进行道德和人格的评价总是很少，而是对书法的生

命活力的描述，什么像龙、像凤这样一种生命活跃
的状态。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人格的评价开始进入
书法品评，说一个人人品不行字就不好，所以这主
要是善的概念介入到书法的批评当中。

杨勇：各位老师好。新巧兄初来上海师大时，
有次邱振中老师打电话来，谈起丘新巧兄，我说我
们离得很近，就隔一堵墙，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
邱老师很惊讶，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邱老师
说：“新巧可以作为你很好的谈话对手。”其实，新
巧兄的思辨能力和哲学的根基我是很羡慕的。

关于“日常书写”，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只
谈一点想法。关于“日常书写”的研究是近几年比
较热门的话题，我们看古代的书法史料，像王羲之

《奉橘帖》等都是很日常的状态下出于实用的书写，
但是书写时有没有“创作”的心态，他可能没有用

“创作”这个概念和这个词，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在里
面，比如说希望对方将自己的信札保存下来，留存
下去，至少是有把字写好的心态在，把字写好的意
愿和“创作”以及“日常书写”之间有没有关联？

另外，现在的文化状态，不仅仅是书法界，整
个文化界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拼命倡导、制造一
种现象的时候，恰恰说明这个事情出现了危机，或
者是危机特别严重。包括华东师范大学要求学生
用毛笔记日记，为什么大家觉得很有新意？说明
已经很少有人在做这样的事了，再说操作层面的
书法家们的“日常书写”，现在我们写东西用水笔、
铅笔的机会都很少，更不用说毛笔了。这样的问
题怎样看待，大家倒是可以思考一下。

韩立平：新巧兄讲座很精彩，因与新巧兄较
熟，所以好话就不多说了。我想讲两点：过去的书
法怎样，现在和将来怎么办？过去的书法怎样，日
常书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不能囊括全
部。古代书坛存有很多书家特定为某人书写、写
赠某人的情形，有很强的创作目的性，日常书写不
能100%囊括古代的书写。

第二、现在和将来怎么办？刚才新巧兄是阐
述过去，对当代没有更多说明，只说了要“重返自
然”，但我感觉重返自然可能是不自然的。刚才举
的例子中，李坤兄每天书写的时间极多，那是因为
他有很多店，如果没有那些店也很难实现这样的
状态。书法专业的学生要完成作业，所以用毛笔
写日记，若没有硬性要求，是否依然能坚持这一状
态？在我看来，日常书写对当代书坛的发展而言，
可以起到很强的补充作用，但是很难实现“重返自
然”，返回是有很大局限的。当下用毛笔写日记，
或者书友之间毛笔尺牍往来，是静态的、舒缓的，
可以起到修养身心、感惠徇知的作用。但如果遇
到急事，我们一定会先选择微信、电话等交流工
具。颜真卿那个时代有手机的话，他肯定先选手
机后选笔来表达急需表达的东西。因此，古人“匆
匆不及草书”之类在书法中实现紧张、激烈、悲愤、
急于倾诉的日常表达，以及与之相应的书法美感、
精神，这些在当代肯定是无法重返了。

羽菡：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跟新文人书法
的话题是一样的性质。如同现在还有真正的文人
书法吗？现代社会还有真正日常的书写吗？张索
老师提倡学生日记，说是“还原古人的日常书写”，
能否真正还原，回到前人不计较得失的状态？能
不能做到：风从哪一页吹起，便从那一页读起，那
样自然。然后姜寿田先生说到“集体无意识状态
的瞬间创作”，那么“集体”现在还有吗？键盘时
代，书写还有必要存在吗？为啥还要说古人的
话？这就是一种不自然。张索老师的学生高荣谈
到“把创作日常化”，是否每天保持与书写工具、经
典法帖的亲近感，就是日常书写了？

孔品屏：强调日常书写是倡导沉浸性的氛围，
这是将书法日常化，从而提升自己书法的一种状
态，或者是把书写变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刚
才提的问题其实是切中了它，正因为如此所以要
倡导。可以采取书协倡导，高校作为实验基地，或
许可以借此丰富上海书法形象。

再比如说，我们生活环境已经远离了古人，比
如说今天开会做笔记的这支笔，如果是毛笔的话，
其实我包里是放了一支，这就是贴近了日常书写，
如果是用墨汁不方便，现代社会有很多替代品，日
本人发明了很多的小笔，我们用铅笔什么的，也是
可以作为日常书写的替代物，在办公室不方便的
情况下，哪怕是在车上都是可以的。

今天丘老师的话题，我是非常想看看书，为什
么没有购买链接或者是书可否集体购买。

章尚敏：听了丘老师的讲座很有收获。我的
感受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雁归来”。秋
天来了，花开得再漂亮还是要落的。我认为日常
书写作为书法史上的研究很有用，现在提倡也是
可以的，推广是不大可能。我的观点就是日常书
写可以倡导不宜普及，尤其对学生而言。因为我
自己有一个体会，几十年前我就开始用毛笔写日
记，后来也用过进口的软笔写，但是我自从接触越
来越多的古帖后，我觉得自己临帖的时间不够，以
前按照自己的喜好瞎写，怎么写都是差的，低水平
的重复。作为学生，我的个人观点是多临帖、多看
好的东西，多读书、多提高修养。只有打好基础，
才能自然发挥，不然的话，你写出来的东西无论从
书法上还是文学上没有多少保留价值。所以临帖
好、读好书，再提倡日常书写，特别是对学生，我就
是这样的观点。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

王客：我跟新巧兄是同门，又在一个单位，交流
特别多，对他的理论观点很熟悉，甚至是我们在很
多平常的交流也是常涉及这些话题，所以我对这个

今天的讨论很有同感。日常书写我自己这些年也
有反思，现在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的问题是自己的前
途问题，如果书法道衰了，我们的行当也就不存了，
因为我们除了做书法估计不会别的东西，我连电脑
都不太会用。所以我们谈的是很重要的问题。当
然就像旁边的章老师所讲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有
一些道统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努力的
余地。我们考虑的是日常的这个东西可以泛化来
谈，日常的文艺，比如说我们以前有日常舞蹈、日常
文学、日常歌曲，同时会有日常书法。这些在艺术
的原生状态，或者是早期的时候，是促进一个艺术
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们在书法里面，我们姜老师讲
了它是促进书体的演变的，日常书写还是书法史上
经典作品产生的主要途径，例如广为人知的《兰亭
序》《祭侄稿》。那么，转折期在哪里？在宋，宋代以
后书写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包括黄庭坚和苏东坡，
他们有许多经典作品不同于不经意的日常书写，比
如《黄州寒食帖》《蜀素帖》，明显是特定情境、特定
要求的作品。特别是到了王铎，他一日临摹一日应
索。作品多有经营、设计的因素，尽管从本质来讲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常书写，但是理解为创作的日
常化，这在早期是没有的。而这样的日常创作书写
同样在推进着书法的前进。所以，这一点放到当下
也不必焦虑，我们所做的前人也在努力做，我们是
否可以审视日常书写的泛化问题。另外有一点，我
个人比较强调要有写小字的习惯，这一点，或许更
能贴近古人的状态，这不仅是技法的回归，也是一
种案头精神的回归。

顾琴：首先感谢上海书协为大家提供这样紧
密而又非常贴切书法专业的学习机会，我想就华
师大同学写日记谈一些感想。针对青年书法专业
学生每天坚持以毛笔写日记的书写过程，我觉得
思考点可落在其书写的状态与情境上。

我们可分三个境界来认知，首先是“无我”之
境，即学生在初始接到毛笔写日记作业任务时，大
多尚未形成独立自主的书写感知。起始有些同学
可能是被动或迷茫的，有些同学则先以手机微信
记录心悟的图文历程，有些同学则以铅笔先记录
好之后再用毛笔统一抄录日记，可见在起始阶段
同学们以毛笔写日记比较程式化，完成毛笔写日
记具有一定的仪式化。

我想说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上周在教室我
看到高榕同学很慎重地用毛笔给王斐斐写了封
信，他郑重地将毛笔手写的信笺与信封并贴在墙
上拍照片，我在旁边观摩着，就觉得非常有仪式
感。暗想高榕肯定会将这封毛笔写的信记进他当
天的日记里，而王斐斐接到这封信也会将其写在
日记里。试想再过50年，未来的“他者”倘若看到
这封信时将会怎么想？

正如新巧兄刚在他报告里所讲的，我觉得可
以用context也就是“上下文”来阐释这问题。也
就是说必须将毛笔手书日记置入于一个特殊的情
境来思考，即书写是动态的过程。这就引起我们
更多的学生在做日记功课时，会在书写层面有更
多的思考。这作业的功效也就是刚才张索老师所
讲的“海滩捡鱼，捡一条是一条”。所以我很乐观，
看待这个问题不必太悲观。

我们曾经出版的《敬书》，刊登有书法专业前
三届同学的毛笔日记文字以及图文资料，里头就
很有内容，可读性很强，能看出当时就已经有些很
好的苗头出现了。这就是第一层次的“无我”之
境，起始阶段的日记书写可能是任务式被迫的，但
通过一次次、反反复复地外在的毛笔书写记录之
后，就会演变、渐进成书写内在的“小我”之境。

第二层面的“小我”之境，则是关于书印艺术
创作中真实而细微的记录。记得书法研究生段慧
强曾在《敬书》里记录过这样一段日记，写他用心
刻的一方印就在即将完成时，竟突然将整方印刻
碎了！而正是这印的碎残处反而大大增加了此印
的诗性意蕴。他自觉得象是借了上帝的手，顺势
而为完成此印，智慧地将偶然变为必然。后续他
把断印粘好以后，再层层拍照记录日记文字，如此
记录的日记富有叙事性的过程感，很有内涵，他日
记文字所传达的视角是多元而有温度的。我突然
想到新巧兄提到我们未来场景式的日常属性，其
实目前我们很多青年书法学生已经在此领域有所
力行，比如说我们有的学生是日记微信记录，后期
再整理，介于日常瞬间和程式化的这种书写是非
常有意义的，而且非常有价值。

第三层就是更为重要的“大我”之境，刚刚姜
老师和孙老师在发言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学生们
在毛笔书写日记时，要求他们不要写个人的小情
小调，而要写出跟书法艺术、跟天地万物、跟生命
思考密切相关的大爱的内容。这要求能促使学生
自觉地将思考艺术与日常书写层层关联，如此渐
变的累积过程势必会导致人文的质变与提升，由
此而生的书写也势必会更有生命的厚度与质感。

在此我也说个有意思的真实例子，书法研究
生顾文俊在《敬书》里选过一篇日记，写的是他到
无锡与我一起商谈书法史论稿的事情。当时我们
研讨时间非常零星，半夜我要回卧室喂养小孩，然
后抱着熟睡的小婴孩回书房继续研讨与改稿，学
生文俊就把由这个小瞬间而生发出的与生命与艺
术的感悟都记在当时的日记里头，一年多后我再
读他这篇日记文字，就倍感这一瞬间的真实与厚
度。可惜非常遗憾，至今我没有看到他这篇日记
的毛笔记录文稿，可以说，这是一个毛笔日常书写
中图文互喻的实例。

以上从“无我”到“小我”再到“大我”的路径，
完全可以支撑华师大要求书法专业同学用毛笔写
日记的理论构架，由此我也非常期待我们的同学
们每一天、每一年都有更好的作品。

（本文系第三期上海市中青年学术沙龙《日常
书写与书法的起源》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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